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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祈颂姑》是英国人类学家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关于非洲本巴女孩成人礼仪式研究的民族

志。虽然 《祈颂姑》在理论上不是很成熟，具有 “理论杂货铺”的风格，但却是一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品。一方面，作品充斥着传统功能主义关于平衡社会结构的观点，

被视为老套的、功能主义式的民族志描述；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动态性社会结构、过程、冲突、象征

的关注，使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重新 “发现”，对后世人类学仪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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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６年，奥德丽·伊莎贝尔·理查兹 （后文

简称理查兹）的 《祈颂姑：赞比亚本巴女孩的一

次成人礼》（后文简称 《祈颂姑》）一书首次出版。

此书在出版后的很长时间都未能引起学界重视，其

光芒被英国人类学黄金十年中一批对社会结构研究

的鸿作所遮蔽。长期以来，学界熟知理查兹多是因

其在饮食人类学中的贡献，以及她英国皇家人类学

学会会长的身份。事实上，理查兹还是一位仪式研

究专家，但其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研究被视为范热

内普 “通过礼仪”之例证。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后，维克多·特纳、克利福
德·格尔茨等人在仪式研究中建构出 “过程理论”

与 “象征理论”，并通过分析仪式的联结社会结构

与文化体系为仪式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由于涂尔

干的研究以及功能主义内部争论的热度逐渐降低，

在此背景下范热内普的 《过渡礼仪》英译本在

１９６０年出版后逐渐开始在欧美的仪式研究领域产
生影响。１９８２年 《祈颂姑》再版，作为 “通过礼

仪”的经典再次被确证，其功能主义分析的风格

让人回想起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等



人。书中隐约流淌出的对仪式过程、仪式参与者能

动性、仪式中各种象征符号与意义的内容，以及对

仪式进行中调查者 “存在感”的反思，让我们意

识到该书应被视为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 “承上启

下”的重要作品。简·拉封丹在 《祈颂姑》第二

版前言中强调：“当下，宗教又重新成为人类学的

一个焦点问题，而仪式阐释则是理论争议的中心。

读者会清楚地看到，有关研究中的许多观点都是发

源于具有开拓意义的本书。”［１］１０

对中国人类学研究而言，理查兹在整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前都是陌生的。１９９２年，理查兹的
《东非酋长》在国内出版，这是一本关于东非部落

社会政治发展历程的著作。之后，渐有学者介绍理

查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关系和其在饮食人类学中的

贡献，以及关于她对东非本巴人的研究。正如有学

者认为，“多数人认为人类学家较大量而有系统的

营养研究，应该从 １９３２年奥德丽·理查兹 （Ａｕ
ｄｒｅ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分析非洲罗德西亚北部本巴人
（Ｂｅｍｂａ）的饮食营养与其他文化制度间的关系开
始算起。她指出食物消费首先是从家户到亲属群

体，强调共享和分配，并最终延伸到范围更广的氏

族或部落的食物生产系统。”［２］虽然托马斯·许兰

德·埃里克森在其论著 《小地方，大论题———社

会文化人类学导论》中提到了马林诺夫斯基最为

重要的三个学生，其中理查兹居其一，并提到作为

强调抽象结构之上的、实践的、首要性的批评者，

理查兹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中尤为突出。［３］然而

学界对于理查兹的仪式研究在人类学术史中的重要

性仍旧缺乏足够的关注。

２０１７年，张举文先生所译的 《祈颂姑》在国

内出版。有学者对该书进行了关注，“奥德丽·理

查兹的 《祈颂姑》以民族志书写了赞比亚本巴女

孩成人仪式祈颂姑的社会背景、仪式过程，并通过

仪式象征分析及社会结构分析等理论视角对此仪式

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４］尽管该书被纳入了 “汉

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序列中，但并未能像丛书中

其他著作一样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揭示

简·拉封丹所宣称的 “开拓意义”，我们拟将理查

兹的 《祈颂姑》置于 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人类学
仪式研究范式转换过程中予以审视，通过梳理理查

兹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描述，以及著作中闪现的观

点与写作手法，分析该书对同时期和后世人类学仪

式研究的影响，并阐明该书在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

转换中的意义。

一、奥德丽·理查兹与本巴人

理查兹１８９９年出生于英国，１９２２年进入剑桥
大学纽纳姆学院主修文化与生物学。正是这种生物

学的背景，让理查兹在１９２８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成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后仍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

了人类的饮食与营养方面。１９３０年，理查兹以
《一个原始部落的饥饿与劳动》一文获得伦敦经济

学院的博士学位。此后，理查兹围绕饮食和营养的

主题继续在非洲开展她的人类学研究，而且由于受

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理查兹对非洲氏族部落的研

究总是围绕 “食物的共享对促进社群团结的功

能”［５］这样的主题展开。这也奠定了理查兹在饮食

人类学方面开创性的贡献，以及她在西方人类学界

的地位。

１９３１年，理查兹进入非洲赞比亚地区对本巴
人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将自己的学术人生与本

巴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本巴人，亦被称巴本巴

人，生活于非洲中南部，属于尼格罗人种班图类

型，使用本巴语。除赞比亚之外，马拉维、坦桑尼

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与赞比亚相邻的国家及地区

也有众多的本巴语使用者。［６］据理查兹的说法，她

在本巴社会做田野调查时，本巴人口约有 １５万，
而且 “他们居住在非常广袤的草原，彼此相距甚

远。”［１］２９本巴人是一个从事游耕的农业民族，他们

通过将树林中的树枝收集起来，烧成灰烬后种植

“子”。“本巴女人主要负责粮食的生产，要想开

垦一片地，男人要先砍伐树木，女人把树枝堆到地

中间，这样可以烧成灰，耪成垄，然后播种 。”［１］２９

因农作物单一和环境恶劣以及耕种方式粗犷等原

因，本巴人时常面临食物短缺。

在英国人类学史上，对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非
洲社会的研究无疑是划时代的，培养出了包括埃文

斯·普理查德、Ｍ·福蒂斯等在内的一批影响深远
的人类学学者。在前往非洲进行田野调查的人类学

家中，理查兹是先行者。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她

更早在非洲社会中从事实地调查。以 《祈颂姑》

为例，其田野资料源于理查兹在 “１９３１年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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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１］１，与埃文斯·普理查德对阿赞德人与努尔

人的调查在同一时期，但因 “繁忙的教学工作和

世界大战使我二十年没能将本书的记录手稿整理成

书。”［１］１当１９５６年 《祈颂姑》面世在那个星光璀

璨的时代时，理查兹的光芒被遮蔽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英国人类学中涌动着一股对
传统功能主义理论反思的 “运动”。该运动与法国

对结构主义的反思、美国对文化与人格研究的反思

一起，形成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人类学研究反思的大
潮，并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及之后的反思人类学奠定
了基础。例如，爱德蒙·利奇在上缅甸克钦人的研

究中发现了 “钟摆模式”；格拉克曼及其弟子维克

多·特纳发现了冲突在社会结构平衡中的价值；弗

雷德里克·巴斯则在社会结构平衡假设中引入了能

动性、情境与决策模式等重要概念。除此之外，艾

伦·巴纳德指出有人尝试 “摆脱以往形式的、以

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

而倾向于更加个体和行动中心的研究范式。”［７］同

期，美国人类学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谢

丽·奥特纳指出：“一种协裹着语言学、精神分析

理论、语义学、结构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

融合了美学理论的杂汇，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的人

文科学体系。”［８］在这个西方人类学界研究范式转

换的关键节点，理查兹抛出了 《祈颂姑》这本仪

式研究著作，以纪念导师马林诺夫斯基。

在此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

的思想如影随形般地影响着理查兹，但理查兹又在

多处突破了老师们的观点，回应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英国人类学的各种新理论。简·拉封丹认为，“本

书包含的不只是对一个不再表演的仪式的经典描

述，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进行分析，

而且也提出大量想法，刺激我们去思考仪式与社会

生活的关系。”［１］２６接下来，本文将从理查兹关于本

巴女孩一次成人仪式的描述开始，去领略 《祈颂

姑》这本被忽略的民族志之魅力。

二、祈颂姑：本巴女孩的成人礼及其功能

“祈颂姑”是本巴人为女孩所举行的成人礼仪

式的称呼。理查兹关于仪式的分析就从这样一场成

人礼出发，展现了处于母系社会的本巴人举行祈颂

姑仪式的过程与特征。

据理查兹讲，要真正考察清楚女孩成人礼在中

非地区的分布是不可能的，而且想要了解祈颂姑仪

式的具体分布同样存在困难。因为 “在北罗得西

亚 （赞比亚）、尼亚萨兰 （马拉维）、刚果以及安

哥拉的许多部落，都为女孩举行成熟期礼仪，并且

都用本巴语来命名这个礼仪———祈颂姑 （Ｃｈｉｓｕｎ
ｇｕ）”［１］１５７，但在这些使用 “祈颂姑”这一名称的

不同部落中，仪式过程与内容也具有普遍的差异。

理查兹在 《祈颂姑》的附录甲中通过分类的方式

列出了中非地区举行 “祈颂姑”仪式的部落，以

及这些部落在举行祈颂姑仪式时与本巴部落之间的

差异。

在本巴社会，祈颂姑仪式既可能由某个想要为

自己的女孩举行祈颂姑仪式的父母发起，也可能由

几家人为了他们具有共同年龄特征的女孩共同发

起。为女孩举行祈颂姑仪式的是一位专门从事该职

业的司仪——— “纳齐布萨”，司仪需要受礼女孩的

父母去邀请。过去，还要准备树皮衣作为司仪的报

酬。“纳齐布萨组织各个礼仪，领头跳舞和唱歌，

安排做必要的陶器。她被认为有着很重要的劳务责

任。”［１］５６仪式之后，纳齐布萨还会与受礼的女孩一

生都保持拥有某种特殊的关系。祈颂姑仪式的整个

过程持续时间很长，过去可能会长达６个月或者１
年，但随着欧洲殖民政府的影响和社会的变迁，仪

式过程已经简短了很多。理查兹所参加并描述的两

个女孩的祈颂姑仪式持续时间仅为一个月，然而这

仍然比当地所流行的仪式程序要繁复。［１］６０在１９５６
年 《祈颂姑》首次出版时，理查兹提到：“我现在

可以肯定，祈颂姑仪式一定没有我在时那样频繁地

举行，甚至可能已经绝迹了。”［１］１

理查兹根据祈颂姑仪式举行的时间顺序，以每

一天为单位，分别对一个月中重要的二十天进行了

细致描述。她强调，整个仪式都是在一种跳舞和唱

歌的状态中进行的，而仪式也可能随时结束。在整

个仪式中，第一天、第七天和最后一天最为重要，

另外第十七天的 “进入丛林”环节也很重要。在

理查兹的描述中，祈颂姑仪式似乎给人一种很随意

的感觉，但她指出，祈颂姑仪式很明显的有着强烈

的仪式禁忌。例如在某些仪式过程中，举行仪式的

女人们会严厉呵斥捣乱的小孩；当仪式进行到某个

部分时，总能看到路边 “那些低着头不敢看的男

１６第５期　　　　　　　李　飞，罗　意：开拓与尝试：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转换中的 《祈颂姑》



人们”；两位受礼女孩用衣服遮住乳房却遭到司仪

强烈且愤怒的谴责；一个女人因做陶器迟到而被罚

上交一个手镯，却丝毫没有获得大家的同情……

仪式对于本巴女孩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就如范

热内普在 《过渡礼仪》中所说：“每一个体总是共

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之多个群体。为从一

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

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９］仪式是女

孩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将从可以 “干活偷

懒”的女孩转变成必须认真干活的女人。不仅如

此，到达受礼年龄的女孩会因受过礼仪而得到大家

的赞扬，反之则会成为大家所恐惧的对象。从

《祈颂姑》中描述的一段情景可见一斑：受礼女孩

因仪式要求必须要跳过一个并不是很大的火堆，但

她始终没能跳过，最终在母亲恐惧的眼神和强烈的

斥责之下成功完成。

理查兹通过对本巴人的祈颂姑仪式进行分析，

指出了该仪式的三个主要功能。

一是传达成长与适婚的信息。不同的仪式动作

具有不同的表达意义：女孩被裹上毯子送进成人礼

房，用毯子包裹女孩在仪式中暗指 “隐藏”，旨在

通过某些日常生活行为向女孩传达进入社会后的禁

忌；女孩全身会被抹上白灰，这是仪式性指责；模

仿与生殖相关的一系列行为。这些仪式中的行为表

达了女孩已成年，并达到适婚年龄。

二是对女孩进入成年后的教导。在仪式中的很

多舞蹈行为是为了教导女孩，使她们学会生活中的

技能和如何做好一个 “女人”。例如：“纳齐布萨”

纳高西埃在泥炕上教女孩分娩的动作和教女孩在月

经期如何在河里洗澡等。虽然理查兹指出，在整个

祈颂姑仪式中，似乎始终找不到这些为女孩跳仪式

舞蹈的女人是如何教导受礼女孩的，因为在很多被

称为教导性的指示性动作中，受礼女孩由于被毯子

盖住，因此她们根本看不到任何动作，但这并不妨

碍仪式所体现的教导功能。

三是确认 “女孩”向 “女人”身份的转变。

通过理查兹对仪式的描述可见：仪式前，本巴女孩

被认为是 “一个小女孩”；仪式中，女孩不断地被

教导、嘲弄并向她们的 “丈夫”表达敬意；仪式

后，她就可以做那些诸如 “做饭、做农活”等女

人们所做的事情了。在谈到祈颂姑的目的的时候，

本巴人认为这个礼仪对他们而言很有必要，因为

“谁也不想娶一个没有被跳过祈颂姑的女孩；因为

那样的女人不知道她的其他女人同伴所知道的；她

也不会被邀请参加别的祈颂姑宴席。她只会是一个

废物 （ｃｉｐｅｌｅ），没开垦过的野草 （ｃａｎｇｗｅ），没烧
过的泥罐 （ｃｉｔｏｎｇｏ），一个傻子 （ｃｉｐｕｍｂｕ），或干
脆 ‘不是一个女人’。”［１］１１６而且本巴人认为，只有

经历过祈颂姑仪式的女孩，今后才能生很多孩子。

本巴女孩通过仪式由 “女孩”转变为 “女人”，在

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得以转换。

除了上述三个重要功能外，理查兹还指出，祈

颂姑仪式还有集体性娱乐、表达血缘关系、增加仪

式主人和受礼女孩社会地位的功能。仪式最突出的

特征是大量的舞蹈和歌唱，每一环节都包含了各种

类型的舞蹈和歌词。通过这些舞蹈与歌唱，受礼女

孩及其亲属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从以上理查兹对祈颂姑仪式意义层面的解释来

看，其仪式分析仍旧是功能主义的。她明确指出：

“人们举行宗教礼仪是因为这些礼仪对于个体、对

于整个社会，或是对于有关群体具有某种功能作

用，简言之，因为它们满足某种需要。”［１］１１５

三、反思与创新：“开拓意义”之所指

在 《祈颂姑》成书的年代，英国人类学正处

于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向过程研究范式的转换时期。

这一时期的作品通常都表现出了较强的过渡性特

征，一方面是对功能主义的传承，另一方面是对功

能主义的反思与突破，但尚未发展出像功能主义一

样具有统治力的理论体系。过渡性特征在 《祈颂

姑》一书中体现得尤为充分，表现在她对仪式中

过程、能动性、冲突、矛盾、象征等现象的关注，

以及对 “自我”在研究中的 “角色”的反思上。

理查兹在理论上首要的突破是其在分析中表现

出了对 “过程”的强调，是对仪式过程与世系情

感或认同强化过程的强调。理查兹并未以 “本巴

人的仪式研究”为标题，而是选择了一场 “本巴

女孩的成人礼”为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她将仪

式视为一场连续的、由不同 “小”仪式所构成的

仪式系统。在每一场 “小”仪式的分析中，理查

兹都关注了祈颂姑仪式的具体过程，与范热内普对

“过渡礼仪”的处理相似。她避免将仪式 “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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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而是分析行动中的 “仪式”。在以往的

仪式研究中，群体 “内聚力”是一个重要关注点，

这正是涂尔干强调图腾作为 “集体意识”的原因

所在。理查兹则把本巴人关于对自我、部落认同建

构分配到女孩不同阶段的成人礼中，并分析仪式展

演对调动仪式参与者和观察者的情感在本土知识与

群体认同中的重要意义。理查兹从 “特别表象”

“信条”“祈颂姑中的表现”“其他礼仪中的表现”

四个方面将本巴人的仪式行为置身于一种生活行动

中，指出在本巴社会 “除了有关个体的巫术礼仪

之外，没有一个方面不是依靠祈颂姑仪式作为源

头，或是现在所施行的成熟期礼仪的某种简化形

式。”［１］１３５她将仪式置于本巴社会行动与控制的体系

中，认为仪式作为一种群体之间联结的纽带，具有

稳定社会的作用。

理查兹在理论上的第二个突破是对仪式过程中

矛盾与冲突的强调，以及仪式在消解社会内部张力

中的功能。理查兹在结论部分对祈颂姑仪式进行系

统阐释与解读时，专门设定了一个章节来分析仪式

中的 “无意识的紧张与冲突”。在这里，她展现了

本巴人在仪式中的那种性别之间的张力与仪式身份

和普通身份之间的反差，虽然本巴人在性别上并没

有强烈的敌意，但在性别之间的张力下，“本巴女

孩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长大的，被教导的是向男

人跪下，将男人置于首位。”［１］１４６本巴女人渴望拥有

孩子，而这需要男人，因此她们意识里会产生从丈

夫那里夺走孩子的负罪感。即使这样，“女人们当

然强调她们对有关生孩子的事的完全控制权。在这

方面，女孩的母亲、姑姑和婆婆是联合在一起的；

这样的性别群体将基于宗族世系的群体切割开

来。”［１］１４６本巴女人通过祈颂姑仪式从男人手里争夺

对孩子的最大权利，这是母系与父系之间张力的体

现。在仪式身份与普通身份之间，面对婚姻，“无

论本巴人的恐惧感有多么强烈，从中逃避出来的方

法很容易。只要正确遵循仪式规则和依靠年长的

人……就可以了。”［１］１４４理查兹意识到本巴社会中潜

在的性别冲突，她指出：“作为完全是探索性的看

法，我也提出，在这个特定的母系社会中，缺少两

性敌意与感到剥夺男人的父亲权力的负罪感之间也

存在互动关系。”［１］１４９因此，理查兹认为祈颂姑仪式

是协调本巴社会性别之间的张力和社会关系的有效

行动。

理查兹在理论上的第三个突破是对象征符号的

关注。传统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仪式如何满足了

人群的需求，如何维系了社会结构的平衡。然而一

旦人类学家关注仪式过程、过程中人的行为以及仪

式场景中的情感表达时，象征符号便跃然而出。

“人类学家奥德丽·理查兹 （ＡｕｄｒｅｙＲｉｃｈａｒｄｓ）是
较早强调象征具有多重意义的学者之一。她认为，

一个象征会因为不同语境具有不同意义。这是她在

对成人仪式的观察研究中发现并加以运用的观

点。”［１０］对理查兹来讲具有一定困难的是，如何在

仪式分析中去处理好社会结构与象征符号之间的关

系，从整部著作可以看出，她在很多时候显得比较

犹豫，她既想将仪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解释清

楚，又想对祈颂姑仪式过程中的诸多象征符号的文

化意义有所阐释，虽然理查兹只是将对象征符号及

其文化意义的分析置于附录部分，但这并未妨碍她

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发现。理查兹对祈颂姑仪式的象

征性分析集中在为了仪式而准备的必要陶器上，以

及仪式中所歌唱的歌词、模仿行为和图案等。她指

出：“所有的象征物都可能将多重意义与固定的形

式结合起来，有些是标准的，有些是极具个性的。

像祈颂姑这类又长又复杂的仪式代表了一系列的观

点看法，有些被理解了，有些被半理解了，有些只

是被感觉到了。”［１］１５３因此，我们看到那些陶器制作

完成后，在祈颂姑仪式中或许只是被简单地使用过

一次，或者根本都没有发现某些陶器在具体的仪式

中发挥过哪些重要的作用。但从整个祈颂姑仪式来

看，这些必要的陶器对于仪式本身而言无疑是重要

的。维克多·特纳曾指出：“一个简单的象征符号

既表现强制性的东西，也表现人们所欲求的东

西。”［１１］理查兹通过对仪式中的象征意义分析，强

调这对本巴女孩成人礼的重要作用。她认为陶器被

做成不同的模型，象征着本巴文化中的深层含义。

例如：鳄鱼作为本巴王族的象征，这种陶器模型可

能教给女孩 “敬重酋长”。还有象征着喂奶的母亲

和怀孕的女人的陶器等等。但不同于维克多·特纳

的是，她在分析中没有跳出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理分

析假设，而维克多·特纳则从结构主义层面出发完

成了自己的象征分析。

此书的第四个突破是对仪式的细微阐释和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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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这是理查兹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体

现在她对人类学家究竟能不能理解研究对象之

“仪式”的反思。很长一段时期，民族志更像是一

种 “冷冰冰”的、“实验式”的社会解析记录，人

类学家的身影和声音被巧妙地隐藏。而 《祈颂姑》

的独特之处在于，理查兹从头到尾都呈现出自己的

思考，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民族志方法上来讲是

具有创新意义的。例如，“有些关于女人模型上的

肚脐的猥亵笑话使我想到是否这后面还暗含兄妹乱

伦的意思。但本巴人一般把肚脐看作身体上逗乐和

猥亵的部位。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

确。”［１］８１；她甚至相信，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

我在场，这次为那个女孩和邻村的一个同伴举行的

祈颂姑仪式，很可能会是在另外一个时间，规模也

会小些，也可能仪式地点会换在一个较偏远的村

子。”［１］５９－６０这一点从 《祈颂姑》的章节设定就可

以发现。这部民族志被设定为三个章节，第一章描

述非洲本巴社会的文化背景，第二章描述祈颂姑仪

式的过程，第三章是作者对仪式的 “阐释”。在分

析中，她明确将仪式参与者、文化拥有者和仪式观

察者进行了区分，在对仪式阐释过程中不断强调自

己作为一位人类学调查者所存在的缺憾，以及对仪

式理解可能存在的不足甚至是 “误读”。理查兹始

终在思考自己对祈颂姑仪式究竟有多少了解，始终

在强调观察到的 “细节”和自我的 “感受”。

四、结语

理查兹通过对祈颂姑仪式的描述与分析，为我

们展现了一个非洲母系社会如何使女孩转变成为女

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仪式通过一系列歌唱与

舞蹈完成对女孩的教导，从而解除因女孩长大和婚

姻带来的各种潜在危险，消解本巴社会内部性别之

间的张力。以至于理查兹在结尾时为祈颂姑仪式的

意义做了一个经典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式的结论：

“仪式中的象征运用保证了不同感情的和解，从而

满足了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个体，并支撑着该社会的

主要机制体系。”［１］１５６

同时，《祈颂姑》在理论和方法上是不连贯、

不够成熟的，但其却又有诸多突破，这些突破在理

查兹同期和之后人类学仪式研究中不断发展、成

熟，形成了新的仪式研究理论。例如，理查兹对本

巴女孩成人仪式中矛盾、冲突的关照，以及对范热

内普 “通过礼仪”理论的运用，在维克多·特纳

的 “仪式过程”分析中得以最终成型。又如，理

查兹对祈颂姑仪式中各种象征符号的分析颇有象征

人类学的意味，而这一理论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

解释人类学中得以成型。再如，理查兹对人类学家

在仪式研究中 （准确地说是 “田野调查”中）对

自我身份的疑惑，启发了人类学者是否能够真正理

解研究对象等问题的思考，这也是反思人类学的核

心关照。 《祈颂姑》不仅是一本关于本巴人 “女

孩”成人仪式的民族志，而且因其对女性以及社

会中 “女人间的等级结构”［１］６２的关注，对女性主

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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